说新南社对新文化的贡献
——兼谈吴江与新南社
李海珉
南社改组为新南社，基于五四运动爆发与中国国民党改组为背景。新南社的活动仅仅一年半，雅集只三次，社刊只一期，不过，新南社社员“引纳新潮”“提倡人类气节”“发挥民族精神”远远不止一年半时间。他们有的办报，有的办学，有的编写新教材新词典，他们深入市镇及乡村，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举行集会、组织游行，将新思想新文化宣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实实在在为唤醒民众、改造社会下足了功夫，促使国民革命早日到来。吴江人是酝酿新南社的主力，是新南社的是中坚，本文以吴江新南社社员为重点，谈谈新南社对新文化的贡献。
新南社的酝酿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荡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1919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17年，南社内部因诗词崇唐宗宋而生发内讧，南社大受挫折。柳亚子将南社这副担子卸给了姚石子，他在《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一文中认为“南社没落的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这一次的内讧，一方面实在是时代已在五四风潮以后，青年的思想早已突飞猛晋，而南社还是抱残守缺，弄它的调调儿，抓不到青年的心理。尤其是经过这次的一闹，鸡飞狗走，大家都觉得头痛，认为是丢在毛厕内的金字招牌，捞起来也大有余臭了。记得王无为先生在《中华新报》上做文章骂我，就是主张打倒柳亚子，再来一个簇新的南社。这话使我受刺激很深，后来的发起新南社，讲到前因后果，还是王先生指示我一条明路呢。”（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朱鸳雏的公案》）当时，柳亚子首次生发再来一个簇新的南社的念头，虽然仅仅一闪念，不过应该说是新南社产生的一个因子。
接下来，五四运动来临，柳亚子对新文化运动反复进行考量。在柳亚子看来，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打倒孔家店，这都是他一贯的主张，对于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他也是举双手欢迎的。唯独对于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柳亚子觉得难于接受。1917年初，在《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论》，提倡用白话文表达新思想，反对用雕琢晦涩的文言文宣扬旧思想。柳亚子是从旧营垒走过来的士子，对自身擅长的那一套旧文学，颇为留恋不舍。他在与南社社友的通信中说：陈独秀“驳孔教论篇，可谓绝作，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未敢赞同。”（柳亚子《再与吴虞书》见《柳亚子选集》上册165页）因为胡适曾嘲笑过南社社员的诗作，故柳亚子与友人讨论文学时提到这位胡博士“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见《磨剑室文录》450页）不过，对立，迷惘是暂时的，柳亚子很快就发现，做白话文的人，所持主张都和他相合，而做文言文攻击白话文的人，其主张和他相距甚远。同时，他还感到，用文言文表达新思想，确实困难。恍然悟到必须掌握新工具，没多久，柳亚子就高举双手拥护文学革命，赞成白话文了。
1922年，柳亚子认真拜读了列宁的著作，心悦而诚服，他宣称自己醉心马克思学说，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李（列）宁私淑弟子”。接着，他以实际行动投身新文化运动，1923年4月1日，他创办的《新黎里》半月刊问世，创刊号上，他说：“自法兰西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一变；自俄罗斯大革命成，而世界之局又一变矣！我中华民国之建，肇基于孙总统三民主义三十年之奋斗。顾民族自决，仅覆胡清；以言民主，则共和联治其名，而方镇割据其实；以言民生，则劳农工诸无产阶级，犹束缚于军阀、财阀两重专制之下，哀号宛转，以坐受其创割，去所谓共治、共有、共享之新中国，实不知其几千万里！……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头沥血，争主义于国门，陛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其心力，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吾辈既弗克为其前者，犹当勉任其后者。言论之花，胚胎事实；知难行易，国父恒言。仆不敏，窃愿与诸同志共勉之焉！”（《新黎里》创刊号1923年4月1日）继创刊号后，柳亚子在《新黎里》报上连续推出了旅大问题、婚姻问题、劳动纪念等特刊，亲自撰写了一篇篇泼辣锐进的白话文，宣传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同年11月，柳亚子由陈去病、叶楚伧两位南社老友介绍，以老同盟会会员身份，加入了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成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执行人。
南社成员都是旧文化孕育出来的士人，文学创作上的特长，往往成为文学评论时的障碍，因而南社成员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在少数。五四前夕，以林纾（此人不是南社社员）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派与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是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复古派中打前哨战和充当殿军的，主要是南社社员。先前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主要骨干刘师培（此人参加神交社酝酿成立南社，最终没有成为南社社员）、黄侃、黄节等人，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3月，他们创办了《国故》杂志，同《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对抗。1921年，胡先骕等人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国学商兑会的高燮、姚光也在他们主编的《国学丛选》上反对新文化。1923年初，胡朴安、姚光等人在上海创办《国学周刊》，同胡适派的整理国故运动合流。湖南，南社成员李澄宇、吴恭享等人公开宣称抱残守缺，维护所谓的“圣道”。
文艺领域如此，政治倾向也是如此。1923年10月2日，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贿选总统，南社的高旭、景耀月、马小进、叶夏声、饶芙棠、陈家鼎、陈九昭、席绶、彭昌福、骆继汉、蔡突灵、王有兰、于均生、狄楼海、景定成、赵世鈺、陈祖基、易宗夔、李安陆19人甘心充当“猪仔议员”，成了“卖身无耻之徒”。 同年10月29日，柳亚子、于右任等13名南社旧友联名在《民国日报》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称高天梅等19人“贿选祸国，辱及南社，不再承认其社友资格，”希望南社同仁随时随地“发表同一之态度，为中华民国稍留正气。”
柳亚子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得到启示，决心吐故纳新，改组南社为新南社，他认定：“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则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在契机上可说是很巧妙的了。”（柳亚子《南社纪略•新南社成立布告》）于是，柳亚子带领南社部分重要骨干同反对新文化的社员分家，活跃文坛十几年的南社，终于分为两个团体，一个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新南社，一个是复古守旧的南社湘集。
新南社的成立
　　　　　
1923年5月，柳亚子到上海《民国日报》报社，将改组南社的设想告诉日报主编叶楚伧。叶楚伧祖上吴江县北厍叶家埭，叶家埭与柳亚子的出生地大胜紧邻，南社初创，二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叶氏一听柳亚子的想法，十分支持，二人合计后，决定利用南社原有的基础，改组成为新南社。在《民国日报》社还有一位邵力子，父亲是绍兴人，曾任吴江县县丞而驻守盛泽多年，母亲是盛泽人，邵少年时期生活在盛泽，早年就与柳亚子相识，民国初元参加南社，邵力子可以说是半个吴江人，也支持柳亚子改组南社。此外还有胡朴安、余十眉、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一共8人一同发起组织新南社，8人中，前5人是旧南社的成员，后3人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南社以《民国日报》为大本营，发起人中除柳亚子和余十眉，其他6人都是《民国日报》的成员。该报早在1919年6月，就开辟了《觉悟》副刊，后来逐步发展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
同年9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开辟《文艺特刊》，叶楚伧发表《新南社发起宣言》，发起人增加姚光、陈去病、徐自华、朱枕薪、陈越流、胡伟宜、冯平、郑佩平8人，总数16人。宣言表示：“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纳的时代。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那一点，新南社孵化中应该向国民高呼声明的。”“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同盟会经几度改革以后，已有民众化的倾向，新南社当然要沿袭原来的使命，追随着时代与民众相见。”“新南社对世界思潮，从此以后愿诚实而充分的向国内输送……新南社对于国学，从今以后，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先从整理入手。”（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
1923年10月14日，筹备五个月之久的新南社，于上海福州路小花园都益菜馆召开成立大会，到柳亚子、吴豹军、陈绵祥、朱剑芒、朱锡梁、叶楚伧、姚光、王德钟、冯平、汪文溥、赵赤羽、周伟、丁上左、余十眉、朱谦良、朱宗良、陈布雷、邵力子、胡朴安、胡惠生、吴少薇、吕志伊、柳冀高、柳景高、陈起东、沈群匋、王秋厓、狄侃、胡伯翔、潘公展、邵瑞彭、陈望道、胡渊、朱贯成、汪精卫、黄忏华、张继、许翰彭等38人。当日揭发曹锟贿选的邵瑞彭到会时，受到全体新南社成员鼓掌欢迎。会议公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任编辑主任，叶楚伧、吴孟芙、陈布雷为干事，胡朴安为会计，余十眉为书记。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到1924年2月，新社员社员发展到213人，后来继续有所增加，据柳亚子《南社纪略》，总数230余人，原南社成员约占三分之一，重要成员有陈去病、刘三、徐自华、陈陶遗、朱少屏、俞剑华、马君武、姚光、杨杏佛、王德钟、胡寄尘、陆丹林、于右任、高圭、柳无忌、陈绵祥等。新南社的新成员，主要由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何香凝、朱季恂以及新文学作家沈雁冰、刘大白、教育家杨贤江、青年画家叶天底等为代表。
新南社定于每年双五与双十两节，举行两次雅集。1924年5月5日，新南社在上海都益处菜馆举行第二次雅集，出席柳亚子、陈去病、汪精卫、邵力子、张继、居正等30人。席间，有汪精卫、张继、居正、汪兰皋、陈去病、邵力子等人的革命文学演说。同年10月10日，新南社举行第三次聚餐会于上海南京路新世界西菜部。
新南社三次雅集，都有签名本与合影。可是，柳亚子撰写《南社纪略》一书时，这三次签名本全都找不到了。根据第一次雅集照片，及照片背面所写的出席人数，总共38人，事后柳亚子有一纸名单，按所坐位置排定。第二次雅集，不仅是签名本不见，连照片也找不到了。柳亚子作《南社纪略》时，只能抄录《民国日报》5月6日的报道，勉强知道主要出席者及出席总数30余人。第三次雅集，据柳亚子回忆，出席人数超过前两次，集会当天新世界没能拍摄照片，要大家走到南京路兆芳照相馆去拍摄，中间走散了不少人，因此留影并非全体与会人员。《南社纪略》据此照片，得到37人，柳亚子也曾按照座位写有一纸名单。
第三次聚餐会之后，再也没有举行集会，新南社无形中停顿了。主要原因照柳亚子的说法是：“因为我已直接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斗争，无暇再做外卫工作。新南社的生命是很短促，不过它的意义却是值得纪念的。”（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
新南社雅集仅只三次，不过，在1923与1924年之交，还有岁寒社雅集，这岁寒社其实是新南社在特定时段中的临时性集会，相当于新南社的支社。长期以来，为一般南社研究人员所忽略。
新南社成立后的这年冬季，柳亚子、陈去病、汪精卫、胡朴安、于右任、叶楚伧、陈陶遗、张继、徐自华等人酝酿成立岁寒社。取“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为意，勉励社友在动荡的岁月里，耐得困苦，受得磨折，而不变初衷。岁寒社雅集计七次，都留有合影。第一次雅集于1923年12月25日，农历冬至节，第二集于五天后的12月30日。根据照片，第一集出席21人，第二集出席25人。这一二两集，柳亚子与汪精卫都积极参加，留下了与众人的合影。第三集12月31日，汪精卫在孙中山先生别邸招饮岁寒社社友，那天集会人数相当多，可惜没有拍摄照片，次日新年元旦，岁寒社第四集时补拍，汪因公务赴浙因而没能参加第四集，故留下来的第三集照片尽管多达30余人，但是中间没有汪精卫其人。岁寒社第二集开始，陈望道等人加入岁寒社。第三集与第四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作为新南社社员，参加岁寒社雅集。汪精卫招社友举行的第三集，何香凝带来了一幅刚刚画好的松竹梅三友，题名《岁寒图》，柳亚子与汪精卫等人都有题诗。柳亚子的题目是《题岁寒图》；汪氏《汪精卫集》录有《除夕邀南社诸子作岁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绘＜岁寒图＞，诸人皆有吟咏，余亦成一首》：
冰雪满天地，老梅能作花。孤松青不已，相为导春华。
落落心魂在，悠悠岁月赊。艰难谋一聚，何惜最流霞？
末句“最”字疑为“醉”字之误。那天是1923年12月31日，以公历来算可算岁底，因此汪的诗题中下了“除夕”二字。此诗《双照楼诗词稿》不存，但1924年下有一首七律《除夕》，上四句完全相同，下四句略异，估计是汪氏将旧作略作修改，录下来的。
岁寒社第四集，柳亚子向何香凝、吴孟芙请求画一幅《江楼秋思图》，有《乞香凝、孟芙绘＜江楼秋思图＞》一诗为证：“已有丹青重皖胡（谓湋平），更持绢素托何、吴。……词宗更擅徐（忏慧）陈（璧君、馨丽）笔，愿与留题遍画图。”（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522页）第一句说岁寒集前，他请胡湋平画过一幅《江楼秋思图》，胡家父女祖籍安徽，故有“皖胡”之说，这次想请何香凝与叶楚伧夫人吴孟芙为他再画一幅，还想请岁寒社诸子各作题咏，诗中特地提到三位女将：徐自华、陈馨丽和陈璧君。看来，汪精卫离开了，他老婆陈璧君倒参加了岁寒社雅集。出席岁寒社的有好几对夫妻，柳亚子与郑佩宜、汪精卫与陈璧君，廖仲恺与何香凝，还有新婚的叶楚伧与吴孟芙。一般说，岁寒社成员都是新南社社员，陈璧君参加了岁寒社，但她是否列名新南社，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柳亚子《南社纪略》等书中的新南社社员的名录，主要根据新南社第一、三两次聚餐会的合影，再加其他资料订定的，属于事后追记，不能说没有遗漏。汪精卫在当时是重要角色，那是无法遗漏的，陈璧君则不同，可以遗漏。同盟为朋，同志为友。柳亚子与汪精卫、叶楚伧，都是朋友加同志，不仅相互走动，而且还携带家眷，一起聚会，于此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
1924年1月13日，岁寒社第五集，陈布雷这位旧南社兼新南社社员首次参加岁寒社雅集。1月16日夜，社友汪兰皋招饮，岁寒社举行第六次雅集，新南社社员、吴江后起之秀徐蔚南首次参加岁寒社雅集，1月19日夜，岁寒社举行了最后一次雅集。
据有关资料记载，岁寒社首次雅集出席人数达50余位新南社社员。现在，根据第一次雅集所留照片，共有21人，具体辨认如下：前排左起：张心抚、胡朴安、徐自华、柳亚子、蔡景明、吴孟芙、陈亨利、胡渊、陈去病；后排左起：狄狄山、吕志伊、于右任、冯平、易寅村、胡惠生、余十眉、汪精卫、陈陶遗（身后张剑曜、叶楚伧）、张继.。又根据七次雅集照片，总体上能够辨认出30余位社员，除上面提到的21人外，还有邵力子、陈布雷、朱少屏、姚光、杨杏佛、谢无量、刘季平、谢景秋、朱凤蔚、郑佩宜、柳无忌、陈馨丽等。
新南社的消解
新南社成立不久，南社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组织了南社湘集。该团体在1924年初由傅熊湘在长沙发起，同年4月1日成立，傅任社长。傅在《南社湘集导言》中说：“比年以来，时局变迁，友朋星散，社事日就衰竭，其能岁有雅集，流连觞咏，存念故旧者，厥惟长沙一隅，而海上诸社友又别有新南社之组织，其宗旨盖亦稍异。同人为欲保存南社旧观，爰就长沙为南社湘集，用以联络同志，保持社事，发扬国学，演进文化。”（转引自王学庄、杨天石《南社丛书•南社史长编》，1995年5月，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第一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88页）湘集《简章》规定：“社友入社，不限省籍”，社刊分文录、诗录、词录等，“均以文言为准”。因此，这个团体名为湘集，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南社中其他省籍的许多守旧派，如广东的蔡守、江西的江亢虎等都纷纷加入。到1926年4月，湘集成员共计129人。湘集成立后，每年出版社刊《南社湘集》一期，主要内容是以旧体诗文宣扬尊孔复古和封建道德，对抗新文化运动。南社湘集者们的思想和作品，大多陈腐而缺乏活力，在文化界，尤其是在青年中没有积极的影响。湘集成员大多思想守旧，有的甚至放肆地攻击新文化运动。且听李澄宇说：“今必谓众人仅能白话，而强天下皆白话，无论其势有所不能，即理亦不可通矣。”（《南社湘集》第二期） 高燮在为胡朴安所作的《俗语典序》中这样说道：“白话之风，波靡一世，如中疫疠，如饮狂泉”，而且还说长此以往，不仅中国文字要遭到空前的厄运，而且中国人讲起话来，“亦将无条理之能行矣”。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1930年傅熊湘病逝，南社湘集的活动陷于停顿。1934年夏历上巳，刘鹏年发起恢复湘集活动，在长沙妙高峰南园进行了第九次雅集，刘鹏年被推为社长。1935年6月，蔡守发起，南社湘集粤支部成立。南社湘集发展到266人。次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了一次雅集，出版了《南社湘集》第七集，此后就灭寂了。
傅熊湘走过的道路，颇有典型意义。中国旧式的读书人，从经史子集出发，立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在20世纪初叶，他们借用西方的理论武器批判世界，批判自身。可是在斗争中，他们绝大多数被封建文化的强大所俘虏，怀疑起借用来的批判武器，及至抛弃批判的武器，傅熊湘其人正是如此。南社的这段历史，向后人展示了文化思想领域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新南社社员政治上的分化，在新南社成立之初就有端倪。柳亚子在他的《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楚伧屡次叮嘱我，叫我不要走在国民党的前面，意思是指那篇《成立布告》而说的，我当时实在是莫明其妙。到后来想起来，《成立布告》内，有这样几句话：‘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楚伧所不满意的，也许就是末一句，这又是后来国民党内左右派对立的伏线了。”（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随着历史的推进，新南社社员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曾经会同柳亚子一起积极组建新南社的叶楚伧，与汪精卫、戴季陶、居正、张继、邵元冲、沈玄庐等人，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先后成了反共的右派；另有一部分优秀分子坚持革命立场，如廖仲恺、何香凝、陈望道、沈雁冰、何香凝、杨贤江、叶天底朱季恂、周水平、杨杏佛、刘大白、邵元冲、徐蔚南、毛啸岑、蒯斯勳等，他们都是新南社的中坚分子，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新南社社员、青年画家叶天底，是国共合作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924年加入新南社，积极参加新南社活动，1927年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清党大屠杀，叶天底在杭州英勇就义。南社早期成员杨杏佛留美归国，1923年加入新南社，孙中山逝世后他一度站到右派一边，但很快就转变了立场，1927年加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济难会，和宋庆龄、何香凝一起进行过多次反帝反蒋斗争，1931年他到江西考察，写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一文，向国内外报道被严密封锁的苏区的真相，1932年他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次年6月，被蒋介石特务暗杀，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还有一些新南社成员，如邵力子、朱少屏、刘季平、廖仲恺、毛啸岑、徐蔚南、蒯斯勳等，后来都积极投身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新南社社员在新旧文学上的分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南社成立前，拟出了《新南社组织大纲》，其中本社宗旨：（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新南社成立后，《新南社组织大纲》改为《新南社条例》，除上面四条之外，增加了第五条：指示人生高远的途径。对于“整理国学”和“指示高远的途径”二条，柳亚子就有异议。“新南社的宗旨的条文，是几个发起人共同拟定的，但是对于第一条整理国学，我现在却有一点怀疑，国学有整理的价值吗？整理好了，能有好影响给思想界吗？我很赞成某某先生‘牛粪里寻香水’的一句话，觉得恐怕徒劳而无所获呢。但学问是尝试的，我们社里，有多少喜欢研究国学的人，让他们去尝试一下子也好。至于整理国学，并不是什么主张华化，迷信国学万能，那是我要郑重声明的。还有第五条指示人生高远的途径，是某君主张加入的。某君是研究哲学的，又相信佛教，和我们趋向很不同”。（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
参加新南社的社员，仍有人对旧文学十分留恋，他们不能在新文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新南社发起人余十眉，南社老大哥陈去病，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他们都参加了南社湘集，柳亚子称他们为“跨党分子”。南社首次雅集17人中，有高天梅、蔡哲夫等5人参加了南社湘集。新南社在活动了一年半之后，只能在无形中消解。
新南社的精神
新南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化团体。1924年5月，《新南社社刊》出版，全用白话写作，主要目录为：《最近的新俄罗斯》（沈玄庐），《留别留俄同志们的一封信》（沈玄庐），《英国的新村运动》（邵元冲），《中国的乱源》（刘伯伦），《精神分析底意义历史和学说》（李未农），《诗人拜伦底百年祭》（陈德徵），《中国诗歌实质上变化的大关键》（胡怀琛），《加纳博士底妇女参政运动论》（高尔松），《哲学概说》（黄忏华），《一张画的悲思》（国本田独步著，徐蔚南译），《赞剑》（梅特林克著，徐蔚南译），后面有诗九首，作者分别是吕天民、刘大白、何心冷、谢远定、黄忏华、苏兆骧。从题目可知，内容有报道俄罗斯近况、介绍外国妇女参政运动理论和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文章，有哲学和文学论文，有外国文学的科学试验，有新文学创作，此外还向读者推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新南社社刊》和旧南社社刊相比较，面貌焕然一新。
新南社社长柳亚子，以他的地位和声望，积极发展组织，壮大力量。柳亚子介绍了陈望道、廖仲恺、何香凝加入新南社，他的夫人郑佩宜及三个孩子也全都成了新南社社员。吴江加入新南社的最多，有柳亚子直接介绍的，更有简接介绍的。据统计，加入新南社的吴江人有61名，占全部新南社社员的四分之一强。
陈望道入社后，积极物色进步青年入社，他介绍了沈雁冰、杨贤江、叶天底等人入社，并同他们一道向封建遗老封建文学作斗争。陈望道还给柳亚子提出建议：“我以为现在文学革命的南京政府已经成立，所急需的是多数清乡委员，去剿各地的拖辮子；只要不怕无知的乡民纠众械阻，努力下去，辮子是总可以少几根的。我希望先生能成为清乡委员的领袖。看到辮子便剪，而自己则光着头颅在街上走，先生有这样的意思吗？”（《新黎里》1924年7月16日）这封公开信，使用了诙谐的语言，“文学革命的南京政府”，指新南社，“拖辮子”暗喻封建势力，希望新南社社长柳亚子发起新文化下乡运动。
其实，柳亚子早就有新文化下乡的打算，他凭借《新黎里》报引路，登高而呼，吴江县新字号的报纸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吴江成为江苏省国民党左派力量最坚强的中心，《新莘塔》、《新盛泽》、《新同里》、《新平望》、《新严墓》、《新吴江》，还有停办了一段时间的《新周庄》（前期称《蚬江声》）与《新震泽》的复刊。这些报纸的主编、编辑与撰稿人，诸如毛啸岑、凌莘子、徐遽轩、陈戢人、周介子、吴敏于等等，差不多全是新南社社员。就在新南社成立的当月，由柳亚子发起，《新黎里》、《新盛泽》、《新周庄》三家报社，在苏州三新旅社召开会议，结成三角同盟，这就当地传为佳话的“三新公司”。1926年元旦，吴江11家报纸，在平望镇召开联欢会，公推柳亚子为主席，议决组织通讯社和报界联合会。吴江的“新”字号报纸堪称时代明灯，地方福音。大家意气风发，利用乡镇小报，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专制压迫，发动群众，争取民心，为国民革命军大造舆论。新字号报纸使用的是白话文，通俗易懂，为社会服务。拿《新黎里》为例吧，主要有社论、本县要闻、各区通讯、本区新闻、科学常识、文艺专载、思潮、商情、短评等，正刊之外辟有特刊、增刊、附张，推出婚姻、卫生、劳动、教育等专题，贴近平民生活，赢得了民心。新字号的报纸，留下了新南社社员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大量足迹。五四运动、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等等都有记录。记得《新周庄》，连载过南社才子王大觉的《海天新乐府》，直录了五四运动，新乐府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军警对学生的残暴镇压，反映了群众对学生的支持以及上海各界的浩大声援。新字号报纸，正是新南社社员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尝试。
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当时南社旧友吕天民给柳亚子写信，明确反对新诗。柳亚子的复信，在《新黎里》上公开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攻讦新诗的论调，劝吕不要做“新顽固”，“旧体诗可以运用新学理新事物，难道新体诗反而不能吗？我以为诗的格式是一个问题，内容又是一个问题，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时下的新诗，也许有浅薄无聊的作品，总不能归罪于新诗的本身呀！”“你反对新诗用‘呀的吗呢’，其实‘呀的吗呢’，就是‘之乎者也’，有什么爱憎之可言。‘之乎者也’是向来不用入诗的，然而你这《社会不平鸣》里居然用了。那末为什么有理由可以反对人家用‘呀的吗呢’呢？……我有一句忠告的话，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你以为如何？”　
与此同时，柳亚子热情地赞扬新诗，他读了郭沫若的新诗，十分激动，写了《读了匪徒颂以后底介绍》一文，热情洋溢地写道：“自从《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诗以来，在中国文坛上突起了一枝生力的革命军，对于思想学术都激起重大的变动，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在许多白话诗集当中，我最爱读的，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女神》集里底的六首《匪徒颂》，有高视阔步不可一世的气概，实在是爱好文艺的青年底好读物。”“这短短的几首小诗，能够把古往今来形形式式的革命英雄，不论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学说的、文艺的、教育的，尽量地描写出来，那热烈和伟大的感情，足以激动青年们底心弦而使之共鸣，……那真是白话诗集中无上的作品呀！……我敢掬取满腔热血，引吭高呼起来：《匪徒颂》万岁！《女神》万岁！中国新诗人万岁！世界一切底革命英雄万岁！”（柳亚子《磨剑室文录》818—820页）
1924年3月3日，柳亚子发表《致信任梦痴》的一封公开信，批评上海“文丐”，反对为《半月》刊一类刊物写稿。他积极向青年推介刊物：“青年的人，负着改造国家的使命，责任是很重的。我以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应该着意研究，再有空闲的工夫，可以看看正当杂志和周刊——《新青年》、《前锋》、《新建设》、《新民国》《向导周报》《中国青年》，都是很好的作品。”（《新黎里》1924年4月16日）
伴随着新字号报纸的宣传，柳亚子接受上海秘密工作的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后改称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的委派，返回家乡秘密组建吴江县地方党组织。在邵力子的大力支持之下，1924年8月24日，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宣告成立，下辖5个区党部，13个区分部，新南社社长柳亚子和新南社社员邵力子、朱季恂、陈馨丽、徐蔚南、毛啸岑参加会议，会议选举柳亚子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议决将吴江县党部设于黎里，下设工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会，发动秘密工作。吴江县党部的组成主要以国民党左派与新南社社员为基础，接下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卅运动暴发，柳亚子及吴江县党部其他委员一起，举办追悼会、演讲会、夏令营，组织盛大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群众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旧南社创办《南社丛刻》，属于内部刊物，读者主要就是圈内人士；新字号的报纸，面向人民大众，致力于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扎扎实实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改变旧观念。新南社社员走出了象牙之塔，以新型的活动方式，争取国民革命的迅速到来。虽然新南社仅仅雅集了三次，存在只有一年半时间，《新南社社刊》只出了一期，然而新南社播下的精神，并未随之结束，新字号报纸的出版，新型活动方式的出现，都是新南社精神的有效实践。
新南社是消解了，但新南社中的一批奋勇前进的年轻人，坚持新南社引纳新潮的精神，顺应时代潮流，致力新文化新思潮的宣传，推进社会改革，使国民革命深入社会人心。除了吴江地区新字号报纸的出版是新南社精神的成功实践之外，吴江县的毛啸岑、沈体兰、沈颍若、顾悼秋、凌文之等人，他们有的创办新式学校，有的在新式学校执教，利用三尺讲台传布新文化，为社会培养新式人才。朱剑芒来到上海积极为学校编写教材与词典，北伐战争前夕，他秘密编著了一套《三民主义国文读本》，等到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各校普遍采用这套课本，由此声名大噪，此后朱一边教书，一边为世界书局编书，其中《朱氏初中国文》和《朱氏高中国文》影响相当大，他冲破了国民党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重重阻力，大量采用鲁迅、茅盾、朱自清、叶圣陶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并在语法改革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深受学校师生的欢迎。朱翊新辗转沪上，先后编写了《国音白话注学生词典》、《学生词林》、《模范学生字典》、《大众学习词典》、《中小学教育大全》等辞书，深受沪上中小学校师生的欢迎。
柳亚子先生在总结南社与新南社时说过：“南社是诗的，新南社是散文的。讲到新南社好象已经走出了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之一》，见柳亚子《南社纪略•六南社、新南社》）的确，南社多的是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新南社则是现实主义的了。从理想到现实，从确立理想进而到努力实践理想，这就是新南社对南社的超越。新南社社员，尤其是吴江一带的新南社社员，有柳亚子在前开道，大家从事新文学创作，办报纸，创新学，编订新教材新词典，辅之以新型的活动方式，总之一句话，致力于意识领域内的社会革命，这就是新南社精神成功的推广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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